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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

诗诗韵潍坊朝花夕拾

  彩鸢陈馆内，逸韵入云头。满堂千
态，争奇生趣醉人眸。竹骨裁成燕尾，绢
纸描摹凤翼，巧艺撼寰球。传承继薪火，
精进续春秋。
  溯秦汉，越唐宋，到潍州。天公应羡，
万类飞举逐层流。且纵银丝放眼，更借东
风振翅，童叟共悠游。征路添新羽，好梦
自良筹。

【仙吕•太常引】

咏月季花
◎杜瑞红

  喜欢篱畔恋春光，无意斗群芳。晓露
湿红妆，经岁月、何曾减香。（幺）风前抱
蕊，霜边挺骨，开谢任炎凉。不羡牡丹堂，
守野径、清欢久长。

【仙吕•太常引】

潍河槐花香
◎王树平

  风情潍水绽花枝，游客被香吸。昂首
觅琼姿，一串串晶莹玉衣。（幺篇）惹蝶起
舞，引蜂酿蜜，粉面入情思。画赋万千诗，
又恰似琼瑶宴席。

【仙吕·太常引】

迎 夏
◎罗文霞

  春消夏至景清妍，翠色遍林园。灵鹊
响晴川，深径里、风光自闲。（幺）晨光浮
暖，繁阴铺地，蛙鼓漾清渊。锦鲤荡漪涟，
幽步处、心神自安。

水调歌头•参观潍坊

风筝博物馆感吟
◎张清奇

光移过索引柜，
把他检索的词条，
从“远方”翻到“此刻”。
仿佛整个夏天都在等待，
等待青年抬头，
把长久的沉默译成抵达。

译 者

◎葛金鹏

守望乡愁

光影潍坊

摄摄    影影：：刘刘永永久久

拍拍摄摄地地点点：：北北辰辰绿绿洲洲湿湿地地公公园园

  留恋一座老城，莫过于留恋它
风味小吃的滋味。那是烙在舌尖的
醇厚记忆，也是一座城市最热闹的
烟火气。潍坊地区的小吃，最著名的
当属肉火烧。
  寻味，最好趁着晨光熹微，钻
进老社区的旧巷弄，或是菜市场周
遭、红砖老楼的拐角处，那阵混着
麦 香 与 肉 香 的 暖 风 ，自 会 引 你
前行。
  肉火烧，一定要吃刚出炉的。火
烧经过铁板急煎，再受炭火徐徐烘
烤，带着一身朴拙的烟火气。享用它
也需耐心：先得浅浅咬开一个小口，
任一股滚烫的浓香喷薄而出，这时
刻切莫心急，待热气稍散，内里乾坤
方豁然眼前。手工切就的肉丁，与清
甜的大葱末紧紧相拥，汁水丰盈。香
气扑鼻，如故人含笑。一口下去，酥、
香、烫、鲜在口腔中交融共鸣，暖意
融融，直达心底。
  这寻常美味，却有一番不寻常
的身世。
  关于其起源，民间流传着与郑
板桥相关的一段佳话。清朝乾隆年
间，郑板桥担任潍县知县，恰逢潍县
连年受灾歉收，他勤政廉政，开仓放
粮，带领老百姓积极抗灾，为了让抗
灾抢险的百姓有饭吃且吃得好，郑
板桥命人将硬面的火烧改成软面
的，并加上肉馅和菜馅来犒劳百姓。
于是，潍坊肉火烧便这样流传了下
来。传说或许附会，却寄托了百姓对
父母官的深情。郑板桥在潍县做县
令期间除了留下那首“些小吾曹州
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诗词外，
还做了很多好事，百姓对郑板桥深
深爱戴。
  而据考证，潍坊肉火烧大抵定
型于清末民初。彼时，肉类食品对于
寻常百姓仍是难得的珍味，心细手
巧的潍坊人却将它巧妙地包进了日
常的火烧里，肉火烧由此诞生。传统
的烤炉，是带着乡土体温的：一个圆
墩墩的泥桶，上层是铁板，下层是烤
箱，炉壁用家乡的黏土细细糊成。中
间炭火炉里，铺着大小匀称的煤块，
烧得通红；外围环状的铁板上，面团
贴着，在炭火温润而持久的拥抱中，
慢慢变得金黄。肉馅里的肥油被逼
出，“滋滋”地润泽着葱馅，那股子勾
魂摄魄的浓香，便如此透炉而出，弥
漫整条街巷。
  火烧铺子总是临街敞开，生意
与生活毫无隔阂。这头，师傅手法利
落：揉透的面团筋道光滑，裹上肉
丁、葱姜与花椒水调制的馅，肉丁要
三分肥七分瘦，讲究的是肉感。包好
的剂子刷油，轻轻按扁，上铁板烙
出硬壳，再用长柄铁叉送入下层炉
膛。整个过程看炉师傅全神贯注，
不时翻动，眼力便是火候。就在这
翻转间，猪肉的肥腴、葱花的清辛，
在高温下彻底交融，完成风味的
升华。
  出炉的刹那，火烧便成了一件
朴素的艺术品。碗口大小，肚皮鼓
鼓，通体金棕，不见捏合痕迹。小口
咬开，滚烫丰腴的肉汁携着葱香席
卷味蕾，伴一声清脆的“咔嚓”，是外
皮极致的酥脆。
  每日清晨，火烧铺前，总是排着
长队。吃肉火烧，必有如下搭配：或
是一碗粘稠的小米粥，金黄色亮；
或是一碗豆腐脑，点几滴香油，撒
一小勺韭花，清滑爽口，正好化解
火烧的淡淡油腻，熨帖了一早的
脾胃。
  一方水土一方人。这方土地的
风物，总透着相似的性情。潍坊的火
烧，便和潍坊的风筝一样，凝聚着潍
坊人的智慧与朴实。甚至有“白浪河
水浪滔滔，月亮像个肉火烧”的打油
诗广为流传，童趣盎然，足见其已深
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火烧香似

故人来
◎孟令江

  听说著名的“青安古道”只剩短短一截
了 ，并且离我家很近 ，就萌生了探访的
念头。
  青安古道，也叫益安古道，是益都（青
州）到安丘的一条官道，也直通诸城。这条
大道，是益都到安丘的唯一官道，地理位置
非常重要。千余年来，这条路上不知走过了
多少名人贤士，也有很多历史上留痕的逸
闻趣事或重要事件都与这条大道有着直接
或间接的联系。
  据说，这条大名赫赫的官道，旁边店铺
林立，尤以酒馆和车马店为多，每天迎接着
途经此地的贩夫走卒、商贾官员。每逢春闱
秋考之际，青州府以东的各地举子进城必
走此路。按古风惯例，沿途酒馆的掌柜会亲
自在门前迎候，免费提供茶水饭食，以期这
些举子中有人金榜得中，惠泽一方，小店也
跟着扬名。

  青州城东20公里的郑母村，因东汉经
学大师郑玄下葬于此，得名郑墓，后因谐音
雅化为郑母。此村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
灵。从宋朝到明朝，出了三位大名鼎鼎的人
物，分别是北宋咸平五年的“三元状元”王
曾，明万历二十六年状元赵秉忠以及明嘉
靖二十三年进士冀鍊。三人都是通过这条
大道，去青州，进京城，后金榜得中光耀门
庭的。他们任上清正廉明，政绩卓著，都成
了朝廷的栋梁之材。郑母村往西不远就是
龙塘村，因紧挨青安大道有一深塘，传说有
巨龙在潜，故名。后赵秉忠在京受奸臣陷害
被贬回乡，曾数次骑驴沿此路来此消遣，写
下了脍炙人口的《龙塘独酌》诗。
  北宋大文豪苏轼知密州（诸城）或骑马
或乘轿，亦从此经过。北宋女词人李清照，当
年坐马车去莱州和丈夫赵明诚团聚，也是从
这条大道走进昌乐，又取道莱州的。昌乐县

响水崖子村有个双龙桥，就在青安古道上。
  时光如白驹过隙，眨眼间一切皆成过
往。这条延续近两千年的古道，现在仅存的
一段就在黄楼街道的龙塘村。从村中的龙
塘开始，向东至村头，大约200米。因这段路
有点偏僻，走的人也少，故没有拓宽或硬
化，基本保持了原貌，才让我们得以相见，
应该说是一种机缘巧合。路上荒草萋萋，隐
隐透着岁月的斑驳和苍凉。
  站在仅存的这段古道上，很难想象以
往的喧嚣和热闹。那时的官道，今天看来虽
窄得就像村中的一条街巷，它却承载了无
数人的梦想和使命，也接纳了无数人的欢
乐和痛苦。它如一位智者，无语却通透，在
万千风雨中，见证了世间的一切。
  古道寂寂，那些无数双叠加的脚印和
行人的气息早已消失在尘埃中，一切终将
成为往事，在记忆的长河中轻轻摇曳。

探访青安古道
◎冯伟山

  我小时候，农村的日子还不富裕。熬到
春天来临，上年储存下的白菜、萝卜早已填
进我们寡油少盐的肚子。下饭的菜就只有
腌制的咸菜。虽然母亲腌的辣疙瘩咸菜饱
满、脆生，还有一种独特的香味，但天天吃
煎饼就咸菜，胃受不了，一张嘴就打嗝、冒
酸气。
  春天就像挎着篮子来看望贫寒人家的
姑姑或者姥娘姥爷，篮子里总有值得期待
的好东西。田野里的荠菜、苦菜、野蒜苗，菜
畦里苏醒过来的大葱、半拃高的鲜韭菜，都
能被我卷进煎饼里，吧唧吧唧，吃出盎然的
春意来。可是，这依然无法弥补嘴里的寡
淡。于是，我就日日夜夜盼着梧桐树开花，
因为梧桐树一开花，母亲就能做出美味的
桐花汤来，吃着又过瘾又解馋。
  我家院里有一棵海碗口粗的梧桐树，
梧桐树与杏树、桃树、樱花树相比，喜欢睡
懒觉。等这些树的花儿都凋落了，到了农历
三月，梧桐树才在春风里醒过来。也不急着
发芽生叶，而是先开花，一大朵一大朵，聚
集在枝丫上，像凝在树头的一片紫红色

祥云。
  在醒来的某一个早晨，当我仰头看到
这片祥云时，心里顿时甜蜜起来，我知道母
亲要给我们做桐花汤了。
  母亲站在树下用长竹竿把那些看起来
闪烁粉色光泽、晶莹剔透的桐花，轻轻敲打
下来。一朵朵桐花旋转着舞裙，仙女下凡似
的从高高的树梢落到地上。我则弯着腰，往
篮子里捡拾花朵。桐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手感不如看上去光滑，似乎有一层看不清
的绒毛。
  当我的篮子里有了足够多的桐花，母
亲便放下竹竿，开始挑拣桐花。她将那些品
相不好，不够鲜嫩透明的挑出来扔掉，留下
来的则择掉硬硬的花萼和花筒里的花序，
然后，用井水洗净，用开水烫好。
  母亲探进大半个身子从瓷瓮里抓出一
把面粉，洒在桐花上，搅拌，如果碰巧能有
一个鸡蛋加进去，那简直就是喜出望外了。
母亲还要给桐花撒上几颗盐粒。等桐花挂
了一层又白又薄的面糊，再把豆油烧热。将
桐花在热油里一滚，滋啦滋啦，翻滚的热油

将桐花拥住亲吻，桐花即刻变得金黄，花香
被彻底激发出来，裹着一种清澈的甜在油
烟里四散。第一朵桐花刚刚出锅，我便迫不
及待地抓起来，吹着热气，吃得满嘴酥香。
等所有桐花出锅后，母亲完成了制作桐花
汤的第一步。
  母亲把锅里剩余的热油倒进油坛子，
留下少许，将早已切好的葱、姜放进锅里爆
锅，浇上一瓢水，烧制滚沸，再把炸好的桐
花放进去，鲜香美味便大功告成。
  等桐花汤稍稍变凉，母亲先给父亲盛
一碗，再给我和妹妹各盛一碗，最后才给自
己盛上，一家人“呼噜呼噜”喝着汤，用筷子
夹起一朵朵桐花，吹吹气，放进嘴里。别看
桐花软塌塌的样子，嚼起来却有脆生生的
感觉，还透着隐隐的草木香气，这美味简直
让人词穷。这时，一家人谁也不说话，都沉
浸在这舌尖上的美味中了……
  桐花汤的香几乎缭绕在我整个童年，
浸淫着我贫寒岁月里的味蕾。如今，虽然不
食桐花汤多年，但母亲制作的这道美味我
却永难忘怀。

母亲的桐花汤
◎胡明宝

  身居闹市，却常常心思故乡。并非刻意
煽情，实在是有些记忆，太过深刻。
  比如，夏夜，尤其是有月的夏夜。
  吃过晚饭，拖一领草席，或者拿一只脚
凳，迤迤然来到村口。村口，通畅、嘹亮，薰
风吹过，通透得不得了。
  人躺在草席上，丝丝散溢的，是草席发
出的缕缕麦香，游丝一般荡漾着，微水一般
弥漫着，因为那草席，是用新收获的麦草编
成的。此时，天还没有完全黑透，黯淡的蓝，
像一块毛玻璃，几颗星星在毛玻璃上若隐
若现。村口有树，树疏疏，黑魆魆，一片的
黑，一线的黑，顺着一棵树的线条望去，那
颗上弦月，已然挂上了枝头。
  一镰，一弯，清飘飘，像一枚蝴蝶；轻摇
摇，似一片风帆。树枝摇动，那弯月，便蝶一
样，在枝头翩跹；那弯月，便帆一般，在绿色

的波浪上划行。人望着，禁不住浮想联翩，
禁不住心思遥遥，想到那些婉约美好的物
事，想到那杳渺幽远的过去，想到那遥远无
尽的未来，想到那广袤无际的天空。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那月，应该
就是这样的一弯上弦月。柳梢的月，是一弯
眉，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村庄，西高东低。村西不远处，有几个
小的山丘。圆月的夏夜，乡下人更喜欢于山
丘上纳凉，居高风大，还能望远，朗月之下，
感觉一派敞亮。
  望远，最喜欢的还是回望自己的村庄。
夜晚，村庄完全遮蔽在黑魆魆的树木中，那
树木，疏疏落落，房屋掩映其间，有一种闪
烁的魅惑感。
  月上中天，原本黑魆魆的树，霍然就明
亮了。树顶、树叶，每一株树的树顶，都被月

光包裹着，被月光倾洒着，一变为银灰一
团；每一片树叶，都成为了一个闪烁的光
点，熠熠然，簇然一白。白得明灿，白得圣
洁，那一簇簇的白，是黑夜里的一只只明亮
的眼睛，凝视着夜空，凝视着人心，也凝视
着夏夜的浪漫和梦幻。
  薰风吹过，树枝摆动，那枝头银灰，就
成了涌动的白色浪涛，一浪一浪滚涌着，风
大了，有时，甚至会形成一个个旋转的浪
窝，气势不凡。不过，最让人喜欢的，还是娴
静无风的夏夜，风不吹，树不摇，月光在枝
头氤氲着，弥漫着，浮漾着，明亮而璀璨，安
静而祥和，感觉这个夏夜，静谧极了，也唯
美极了。
  月太亮了，亮到惊蝉鸣，惊飞鸟，“风枝
摇月唳幽禽”，诚然哉。这样朗月的夜晚，树
下纳凉，则又是一番情味。

  仰首望天，你看不到完整的圆月，只能
看到一块月亮，一片月亮，一线月亮，月亮
被树枝切割了。此时，每一根树枝，都是一
种魔幻般的存在，随性一摇，那月亮便支离
破碎，成为一种残之美，一种缺之美。树下，
月光如筛，一片，一簇，一线，斑斑驳驳，疏
疏如残雪——— 依然白。
  夏夜，睡眠，总喜欢敞着窗户的。于是，
夜半醒来，便常常获得一种特别的惊喜。
  夜已深，月西斜。透过窗前的石榴树，
就看到一轮圆月或者残月，正悬挂西南天。
于是，你情不自禁地凝视着，在凝视中，渐
渐变得迷茫起来，那月亮在一步步走近，走
向你的窗前，终于，挂在一支石榴枝上，停
住了。如果，庭院中恰好有一株梧桐，残月
西挂，“缺月挂疏桐”的情景，即活现了———
是诗意的，也是现实的。
  此时，你凝视着月亮，月亮凝视着你，
互相对望着，便油然而生一份欢喜。于是，
你笑了，月亮也笑了；于是，你沉沉睡去，做
了一个甜甜的梦，一个香香的梦。
  梦中，那月亮，花儿一般绽放。绽放成
一种永恒的记忆——— 对于一颗月亮的记
忆，对于故乡的一种记忆。

枝 摇 月
◎钟读花

  五月，校园的围墙，就成为蔷薇的领
地。初始的蔷薇，开得很斯文，有点小心
翼翼的味道，花形小小的，一株、一丛，不
引人注意。一旦它们发现，校园这片幽静
的土地，不但使它们毫发无损，还能保持
其明艳的肤色，它们就一改矜持的姿态，
满墙的灿烂无遮无拦，尽情开放。
  “蔷薇繁艳满城阴，烂熳开红次第
深。”它们仿佛是彩虹的儿女，玫红、水
红、嫩黄、润白，远望去，比朝霞还绚丽；
它们依附在木栅栏上，探着头，微微笑
着，有攀在白蜡树旁的，有爬上竹竿的，
或蓓蕾初现、或浓情盛开，有热热闹闹的
欢喜，有深深浅浅的笑靥。
  “尽道春光已归去，清香犹有野蔷
薇。”它们花蕊馥丽，拂袖添香，点缀着葱
郁的绿色海洋，似墨彩铺卷，恰蜀绣覆
锦。放眼望去，那一堵蔷薇花墙，有种特
别的气势，惊艳一路的时光。
  每到大课间，孩子们从阅览室走出
来，书在她们的指间，矜持地散发着淡淡
的书卷气。阳光，在透明的空气中飞舞，
透过婆娑的枝叶，投射到她们身上，她们
的脸颊赤红，仿佛阳光偷来了世界最好
的胭脂，全涂在她们脸上了。当看见蔷
薇，在清风拍打中摇来晃去，不由将脸颊
贴近，脸上洋溢着无与伦比的宁静。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
香。”一位女孩，一手拿书，一边追逐落在
花上的蝴蝶。另一位女孩，捡起掉在地上
的蔷薇花瓣，小心捧在手中，露出一丝甜
甜的微笑。远处几个孩子，面对蔷薇，在近
前的竹椅上坐下来，轻轻翻开书本……
  “蔷薇花尽薰风起，绿叶空随满架
藤。”花开花落间，有着一种宁静和柔和，
如平常日子般，有序自然，平淡中独有的
那份温馨。
  我喜欢开在校园的蔷薇，它们开在
最偏远的角落，不慕虚荣不争春，不计前
程不显贵；它们高调盛开，低调生存，静
静地生长出自己的风景；它们不卑不亢，
不屈不挠，静立于阳光与风雨中，有弹性
能屈能伸，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它们的
种子，不捡肥土，落于瓦砾，但它们依然
奋力成长。就像那些孩子们，永远散发着
蓬蓬勃勃的生命力……
  校园里的蔷薇，见证了孩子读书的
模样，照亮了我曾拥有过的鲜活的日子，
它们会永远明亮地闪烁在我的回忆中。
我常不自觉地问自己，孩子们长大时，会
不会想起蔷薇花开的美好。

校园蔷薇开

◎张素兰


